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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方相氏是傩礼中的主角，其主要职责是“驱疫”。但汉以后，方相氏的绝对主导地位逐渐被弱

化。方相氏职责和地位的变化，表明一直高高在上的方相氏已开始走向民间，自周以来傩仪的礼制规范已

渐渐被打破，驱傩本来的内涵已发生改变。随着傩仪逐渐由严肃的国家礼制向娱人化、世俗化方向发展，傩

与戏剧越走越近，并最终促成了傩戏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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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傩的主角叫方相氏，也称方相。在殷墟发
现的方相辞，各家解读不同，郭沫若等人认为其
中“方相”二字是两个地名，但陈邦怀在《殷代社
会史料征存》中表达了和郭老等人的不同看法，

认为“方相”二字应当连读，就是周礼中的方相
氏，并得出结论，这条卜辞记载的是殷商傩礼。

如果此结论成立，那么关于方相氏的文字记载将
大大提前。

方相氏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夏官》：“方相
氏，狂夫四人”，“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
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

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

而对于方相之得名，郑玄注曰：“方相，犹言‘放
想’，可畏怖之貌”；贾公彦疏：“郑云‘方相’犹言
‘放想’者，汉时有此语，是可畏怖之貌，故云方
相也。”［１］８３１，８５１

一、方相氏的职责

从《周礼》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方相氏有
两项职责，一是“时傩”时“索室驱疫”，二是“大
丧”时走在棺柩的前面，到了墓地之后“以戈击四
隅，驱方良”。在这两项职责中，方相氏最为核心

的作用都是“驱鬼”，但所驱之鬼却有不同。前者
的“驱疫”之“疫”当指疫鬼，但并未言明是何种疫
鬼，应是广义、泛指。而后者则明确指出是“驱方
良”，郑玄注曰：“方良，罔两也。天子之椁，柏黄
肠为里，而表以石焉。《国语》曰：‘木石之怪，夔
罔两’。”［１］８５１可见，“方良”即“罔两”，那么“罔两”

又是什么呢？

“罔两”在史料中又有“罔象”、“罔阆”、“蝄
蜽”和“魍魉”的写法。

《事物纪原·石羊虎》：“《风俗通》曰：‘方相
氏葬日入圹驱罔象，罔象好食死人肝脑’。”［２］４８５

《左传·宣公三年》：“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
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杜预注曰：“罔两，水
神。”孔颖达引《鲁语》贾逵注云：“罔两、罔象有夔
龙之形而无实体，然则罔两、罔象皆是虚无……

非神名也。”［１］１８６８《庄子·齐物论》：“罔两问景曰：
‘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
与？’”郭象注曰：“罔两，景外之微阴也。”［３］１１０－１１１

《淮南子·道应训》：“罔两问于景曰：‘昭昭者，神
明也？’景曰：‘非也’。”高诱注曰：“罔两，水之精
物也。景，日月水光晷也。……罔两恍惚之物，

见景光明，以为神也。”［４］８９１－８９２《楚辞·东方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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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哀命〉》：“哀形体之离解兮，神罔两而无舍。”

王逸注曰：“罔两，无所据依貌也。”［５］１３７《史记·孔
子世家》：“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

罔象。”［６］１９１２刘勰《文心雕龙·夸饰》：“娈彼洛神，

既非魍魉，惟此水怪，亦非魑魅。”［７］５１

《说文》：“蝄蜽，山川之精物也。淮南王说：
‘蝄蜽，状如三风小儿，赤黑色，赤目，长耳，美
发’。”［８］６７２《国语·鲁语下》：“木石之怪曰夔、蝄
蜽，水之怪为龙、罔象。”韦昭注曰：“木石，谓山
也。……蝄蜽，山精，傚人声则迷惑人也。”［９］２０１张
衡《南都赋》：“追水豹兮鞭蝄蜽，惮夔龙兮怖蛟
螭。”［１０］７２宋孙奕《履斋示儿编·字说·集字一》：
“蝄蜽，俗作魍魉。”［１１］２１５

《孔子家语·辨物》：“木石之怪夔魍魉，水之
怪龙罔象。”［１２］６３蔡邕《独断》：“帝颛顼有三子，生
而亡去为鬼。其一者，居江水，是为瘧鬼；其一
者，居若水，是为魍魉；其一者，居人宫室区隅，善
惊小儿。于是命方相氏……从百隶及童儿而时
傩，以索宫中驱疫鬼也”［１３］１１。关于“颛顼时傩”的
故事，《论衡》、《后汉书·礼仪志》、《搜神记》、《文
选》等均有提及。《文选·班孟坚幽通赋》：“恐魍
魉之责景兮，羌未得其云已”。李善注曰：“郭象
为罔两，司马彪为罔浪。罔浪，景外重阴也。”李
周翰注曰：“魍魉，影外微阴也。”［１４］２７２

以上记载对“罔两”的解释或谓“木石之怪”，

或谓“水神”，或谓“景外之微阴”、“无所据依貌”、
“恍惚之物”。那么方相氏所驱之“方良”到底是
什么疫鬼呢？由于方相氏是在墓穴之中驱“方
良”，墓穴乃木石构成，所以“水神”恐不确切，倒
是“木石之怪”极为可能。台弯佛光人文社会学
院陈炜舜总结说：“罔，非也；两，二也。此义古人
虽未明言，却贯穿了罔两一词的传统二义：山精
水怪则非有非无，景外微阴则非明非暗。高诱谓
罔两乃恍惚之物，也就是说，罔两有恍惚的特
征”，“恍惚则非皦非昧，影外微阴有恍惚之状，而
木石之怪一义亦自恍惚所衍生。”［１５］１２４－１２５由此可
见，方相所驱“方良”是一种非明非暗、若有若无、

恍惚之物的没有实际形体的“木石之怪”。

所以说，方相氏在“时傩”和“大丧”时所驱鬼
之对象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广义上泛指的各
种能带来不祥的疫鬼。而后者则是特指的“方
良”，即“木石之怪”，驱逐的目的显然是防止其对
逝者亡灵的惊扰。

“时傩”是指每年按时节的变化而于固定时

间举行的驱鬼仪式。古之先民认为鬼为阴物，阴
气盛则鬼出，因而要举行仪式来驱逐疫鬼，是为
“傩”。《礼记·月令》记载了三种傩仪，分别是
“国难”（傩，下同）、天子难和大难。“国难”也称
“国人难”，是指季春之月以天子和诸侯为主体的
王城周族设置的傩礼。《礼记·月令》中说，“（季
春之月）命国难，九门磔攘，以毕春气。”郑玄注
曰：“此难，难阴气也。阴寒至此不止，害将及人。

所以及人者阴气右行，……气佚则厉鬼随而出
行，命方相氏帅百隶索室驱疫以逐之，又磔牲以
攘于四方之神，所以毕止其灾也”；“天子难”是指
仲秋之月天子举行的傩礼。《礼记·月令》中说，
“（仲秋之月）天子乃难，以达秋气。”郑玄注说，
“此难，难阳气也。阳暑至此不衰，害亦将及人，

所以及人者阳气左行，……气佚则厉鬼亦随而出
行，于是亦命方相氏帅百隶而难之”；“大难”是季
冬之月有民众参与的规模最大的傩礼。《礼记·

月令》中说，“（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
牛，以送寒气”。郑玄注曰，“此难，难阴气也。难
阴始于此者，阴气右行，……虚危有坟墓四司之
气，为厉鬼将随强阴出害人也。旁磔于四方之
门，磔攘也。”［１］１３６４，１３７４，１３８３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这三种傩仪的规格是
有所不同的。《周礼注疏》中贾公彦疏曰：“季春
之月，命国难。按彼郑注，此月之中，日行历昴，

昴有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随行而出，故难
之。……仲秋之月，天子乃傩，以达秋气者，按彼
郑注，阳气左行，此月宿直昴毕，昴毕亦得大陵积
尸之气，气佚则厉鬼亦随而出行，故难之，以通达
秋气，此月难阳气，故惟天子得难。云季冬之月，

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者，按彼郑
注，此月之中，日历虚危，虚危有坟墓四司之气，

为厉鬼将随强阴出害人也，故难之。”［１］８０８

紧接着，贾氏又曰：“命有司者，谓命方相氏，

言大难者从天子下至庶人皆得难……此子春所
引，虽引三时之难，惟即季冬大难知者，此经始难
文承季冬之下，是以方相氏亦据季冬大难而言。”

按贾氏的说法，只有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季冬
大傩才有方相氏出现，而春傩和秋傩则没有方相
氏。此说极是，这也是宫廷傩和民间傩的区别所
在。按照《礼记·月令》的记载，只有在大傩即冬
傩时才有普通民众的参与，那么宫廷傩礼由方相
等朝廷礼官进行的“索室驱疫”在民间只能是“沿
门逐疫”，这才有孔子“朝服”立于东阶迎候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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傩的场面。所以民间傩仪是不可能也不会允许
使用专职方相的，只能是驱傩者戴着面具装扮成
方相的样子进行“沿门逐疫”。

二、方相氏在傩礼中地位的下降

方相是傩礼中的主角，但方相在傩礼中的地
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呈不断下降的态势。

我们知道，最早的傩仪是《周礼·夏官》中记
载的“方相氏，狂夫四人”和方相氏“蒙熊皮，黄金
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
室驱疫”。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周代驱傩，方相氏
是四人，其貌是“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

其动作是“执戈扬盾”，其作用是“帅百隶而时难，

以索室驱疫”。但到了汉代，则有所变化。《续汉
书·礼仪志》记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

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百
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製，执大鼗。方相氏黄
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
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
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
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卫。乘輿御前
殿。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
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凶，胇胃食虎，雄伯食
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
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
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干，节
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
方相与十二兽舞。欢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
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
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雒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
面兽能为傩人师讫，设桃梗、郁垒、苇茭毕，执事
陛者罢。苇戟、桃杖以赐公、卿、将军、特侯、诸
候云。”［１６］３１２７－３１２８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汉制傩仪与周制已有
所变化。周制傩仪中，方相氏是绝对主体，“帅百
隶而时难”，且方相氏为“狂夫四人”。而汉制中
并未明确方相氏是四人，那么就很有可能已变为
一人。方相氏不再是傩仪的主导者，而是“黄门
令”，即宦官，整个傩仪都是在“黄门令”的主持下
完成的。而且，还出现了“十二兽”，“因作方相氏
与十二兽舞”说明方相氏在傩礼中驱疫的核心职
责已被“十二兽”所分担。方相氏的地位此时已
比周时有所下降。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和玄学的

兴起，一年一次的大傩已无法保证，宫廷傩礼渐
成萎缩之势。但是，北齐不仅继承了东汉的傩
制，而且还有创新和发展。方相氏的地位和汉时
相比变化不大。

《隋书·礼仪志》记载了北齐的宫廷傩礼：
“齐制，季冬晦，选乐人子弟十岁以上，十二岁以
下为侲子，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帻、皂
褠衣，执鼗。一百二十人，赤布袴褶，执鞞角。方
相氏黄金四目，熊皮蒙首，玄衣朱裳，执戈扬盾。

又作穷奇、祖明之类，凡十二兽，皆有毛角。鼓吹
令率之，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
禁中。其日戊夜三唱，开诸里门，傩者各集，被服
器仗以待事。戊夜四唱，开诸城门，二卫皆严。

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执事官第一
品已下、从六品以上，陪列预观。傩者鼓噪，入殿
西门，遍于禁内。分出二上閤，作方相与十二兽
舞戏，喧呼周遍，前后鼓噪。出殿南门，分为六
道，出于郭外。”［１７］１６８－１６９北齐宫廷傩礼基本继承
了东汉末期的宫廷傩制，但明显的变化有二：一
是侲子的选择不再是“中黄门弟子”，而变成了
“乐人子弟”，而且人数上也翻了一倍；二是出现
了“舞戏”———“方相与十二兽舞戏”。

到了隋，方相氏地位进一步下降。《隋书·

礼仪志》记载：“隋制，季春晦，傩，磔牲于宫门及
城四门，以禳阴气。……选侲子，如后齐。冬八
队，二时傩则四队。问事十二人，赤帻褠衣，执皮
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黄金四目，蒙
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其一人为唱师，着皮
衣，执棒。鼓角各十。……方相氏执戈扬盾，周
呼鼓噪而出，合趣显阳门，分诣诸城门。将出，诸
祝师执事，预副牲胸，磔之于门，酌酒禳祝。举牲
并酒埋之。”［１７］１６９从中可以看出，隋时方相地位进
一步下降，已成为“工人二十二人”其中的一人。

《新唐书》记载唐时傩仪：“大傩之礼，选人年
十二以上、十六以下为侲子，假面，赤布袴褶。二
十四人为一队，六人为列。执事十二人，赤帻、赤
衣，麻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假面，

黄金四目，蒙熊皮，黑衣、朱裳，右执盾；其一人为
唱师，假面，皮衣，执棒；鼓、角各十，合为一队。

队别鼓吹令一人，太卜令一人，各监所部；巫师二
人。以逐恶鬼于禁中。有司预备每门雄鸡及酒，

拟于宫城正门、皇城诸门磔禳，设祭。太祝一人，

斋郞三人。右校为瘗埳，各于皇城中门外之右。

前一日之夕，傩者赴集所，具其器服以待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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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未明，诸卫依时刻勒所部，屯门列仗，近仗入陈
于阶。鼓吹令帅傩者各集于宫门外。内侍诣皇
帝所御殿前奏‘侲子备，请逐疫’。出命寺伯六
人，分引傩者于长乐门、永安门以入，至左右上
閤，鼓噪以进。方相氏执戈扬盾唱，侲子和……

周呼讫，前后鼓噪而出，诸队各趋顺天门以出，分
诣诸城门，出郭而止。”［１８］２０７－２０８唐时方相还是“工
人二十二人”中的一人，但“巫师二人，以逐恶鬼
于禁中”说明方相作为驱傩的主角地位比隋又有
下降。

方相氏在唐时地位的进一步沦落，还体现在
一向为宫傩专用的方相氏，竟然出现在了民间傩
仪中。《大唐开元礼》卷九十《诸州县傩》记载：
“方相四人，俱执戈盾，唱率四人。侲子取人年十
五以下十三以上。杂职八人，四人执鼓鞉，四人
执鞭。前一日之夕，所司帅领宿于州府门外。未
辨色，所司白刺史请引傩者入。将辨色，宦者二
人出门，各执青麾引傩者入。于是傩者击鼓鞉，

俱噪呼鼓鞭，击戈扬盾而入。唱率侲子和……宦
者引之，遍索诸室及门巷。”［１９］４２４从以上记载，方
相氏地位的进一步下降可见一斑，方相氏不再作
为傩仪等级区分的主要标志，一向为皇家专用的
方相氏已出现在州县的傩仪之中。

“大丧”，即指天子、王后、太子、太王、太后等
的葬礼。大丧时，方相氏一是要“先柩”，二是要
“及圹，以戈击隅，驱方良”。宋张君房所辑的《云
笈七签·轩辕本纪》：“帝周游行时，元妃嫘祖死
于道，帝祭之以为祖神。令次妃嫫母监护于道，

以时祭之，因以嫫母为方相氏。”［２０］２１７７宋高承在
《事物纪原·方相》中说“元妃嫘祖死于道，令次
妃嫫母监护，因置方相，亦曰防丧。”［２］４８１说明嫫母
就是最早的方相。《续汉书·礼仪志》：“大驾，太
仆御。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
扬盾，立乘四马先驱。”［１６］３１４４这说明直至汉代，方
相氏在葬礼中的使用和在“时傩”时一样，还是有
严格的等级约束的，仍只可在最高等级中应用，

但这种情况在晋代发生了变化。
《太平御览》卷五五二引《晋公卿礼秩》曰：

“上公薨者，给方相车一乘。安平王孚薨，方相车
驾马。”［２１］２５０１这说明晋代方相的使用已扩大到王
公，而非仅于帝王。而到北齐时，则进一步扩大
了葬礼中方相的使用范围，“后齐定令，亲王、公
主、太妃、妃及从三品已上丧者，借白鼓一面，丧
毕进输。王、郡公主、太妃、仪同三司已上及令

仆，皆听立凶门柏历。三品已上及五等开国，通
用方相。四品已下，达于庶人，以魌头。”［１７］１５５到
了隋代则放宽到四品，“四品已上用方相，七品已
上用魌头。”［１７］１５６－１５７晋三品以上，隋四品以上，到
了唐已放宽到五品，“其方相四目，五品已上用
之；魌头两目，七品以上用之，并玄衣朱裳，执戈、

盾，载于车”［２２］５０８。

宋以后，在民间葬礼中，方相氏虽还使用普
遍，但逐渐演变为以纸人为之，做为葬礼的先导。

吕祖谦在《东莱别集》中曰：“古礼方相氏乃
狂夫四人，世俗乃用竹结缚之，不应古制，今参定
魌头，当使人服深青衣，朱裳（冠且用世俗所造方
相氏之冠），戴假面（即世俗所谓面具也），执戈扬
盾（近胡文定公之葬，方相用人）。”［２３］６５－６６从这段
记载可以看出，宋时的方相氏已是“乃用竹结缚
之”，而很少用人。而《东京梦华录》卷四的记载
则更进一步：“若凶事出殡，自下而下，凶肆各有
体例。如方相、车舆、结络、彩帛，皆有定价，有须
劳力。寻常出街市干事，稍似路远倦行，逐坊巷
桥市，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２４］８０“方相氏”

已经成为市场上可以买卖的“殡葬用品”，原本
“高高在上”的方相氏，逐步深入民间，成为民间
葬礼中不可或缺的神祇。

三、方相氏地位的下降
与傩礼的世俗化、娱乐化

　　方相氏在傩礼中地位的变化，表明自周以来
的礼制规范已渐渐被打破，方相氏的绝对主导地
位逐渐被弱化，具有规范礼仪的傩仪自汉以后更
具“歌舞表演”的性质。

东汉末期的“方相与十二兽舞”的出现，是宫
廷傩礼世俗化、娱乐化的里程碑式的标志［２５］２２３。

一方面说明方相氏在傩礼中“驱疫”的核心职责
已由“十二兽”分担，更重要的是在傩礼的开始阶
段，中黄门领倡、侲子们附和“十二兽吃鬼歌”，
“倡”其实就是一种似唱非唱、似说非说的“艺术
形式”。倡过之后，就是舞———“方相与十二兽
舞”。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中说，“汉制大傩，

以方相四，斗十二兽，兽各有衣、毛、角，由中黄门
行之，以斗始却以舞终。”［２６］１２２１这一“倡”一“舞”，

实际上标志着傩礼中已出现具有情节的艺术形

式，这和先秦原始的傩仪已有本质上的区别，也
显露出些许傩戏的端倪。到了北齐，“方相与十
二兽舞”已演变为“方相与十二兽舞戏”，说明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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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世俗化、娱乐化的成分进一步加大，此时的
驱傩的仪式性已向观赏性过度。隋时，方相氏已
成为“工人二十二人”中的一人，“工人”属乐官一
类，傩礼的娱乐化成分进一步加强。唐时，据史
料记载，唐玄宗曾命四人装扮成方相氏，一人扮
兰陵王，演出“方相伴兰陵王舞”，后人称之为“跳
兰陵王”，说明此时方相氏“驱疫”的职责已越来
越背离原始的初衷，娱乐性已成为驱傩的目的之
一。而方相氏出现在民间傩仪中，表明其已不再
是皇家专用。到了宋代，“方相氏”更是成为民间
的殡葬用品。方相氏在傩礼中的地位变化说明，

做为“通神”主导者的方相氏已从“神坛”上走了
下来，驱傩本来的内涵已向“娱人”方面转变，这
就为傩仪的不断世俗化、娱乐化打下了基础，也
表明傩这一古老的文化现象已和戏剧越走越

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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